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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位平民百姓，没有写作知识和经验，但出于对法轮大法与大法师父的感恩，尽我所能写出我的实际情况，望能助师唤醒一些还沉在迷中的世人，以报师恩于万一。我可以告诉任何人，只要你诚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今后不做对不起大法的事，遇到大的病痛与灾难，大法一定救你、师父一定会救你。


我并没有修炼大法，更不是大法弟子，只是平时接触了几位大法弟子，与我谈论了些大法的真实内容与大法弟子们的受迫害真相，使我对大法有了好感，并对受迫害的大法弟子有了同情，真心的希望大法弟子们能早日解除魔难，消除迫害，仅仅如此，大法就大显威德，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回来。以下是我所经历的真实情况。


2009年黄历9月初，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四肢酸软，头晕、厌食，到医院检查，患有糖尿病，已十八个加号，血压高压230，低压60。没办法只有服药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益严重，一个多月时间，血压反复不能稳定，体重急剧下降30多斤（从原154斤降至122斤），连走路的力量也没有了。医生看不出病情的真正原因，建议到外地检查诊治，于是我到衡水市二院做全面检查。


继续服药至今年黄历正月中旬，（服的药太多，无法全部写出药的名称，仅中药一项就服了近200种），近四个月时间，病情愈发严重，人几乎脱形了，几位与我关系不错的朋友偷偷落泪，全家人也焦急万分，准备转大医院诊治。


这时，与我们较近的一位大法弟子见到这种情况，即劝我们说，病情这样严重了，到大城市奔波，恐怕更不利。法轮大法教人修心向善，只要真心相信大法，就能有好的回报。你们看看大法书《转法轮》，一定会有好处。


在她的劝说下，于今年正月十三日开始，她与我们全家一同念《转法轮》，每天两讲，并求师父加持，希望能很快有奇迹出现。从正月13日至18日我们将《转法轮》大法宝书通读一遍后，我即觉得精神有所好转，饮食也有所增加。通读两遍后，病情更大有好转，头晕大大减轻，血压稳定在150—90、160—90左右，精神大有好转，饮食基本恢复正常。到农历3月初，一切病症基本痊愈。


现在，即我写稿日（农历3月14日），我精神特别好。糖尿病检查化验结果还有三个加号，体重增加20斤左右，血压也较稳定，走路三、四百米也不觉得累，家人不让我再远走。这样的奇迹，医生都觉得无法思议，只好说“如真是那样，那就多看、多读吧。”


出现这样的奇迹使我们全家感动万分，在这样的奇迹感召下，我们决定从我们写稿日起，全家走进大法修炼中。◇





【明慧网】（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衡水市安平县的后庄村，是中国大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天晚上，两名老实村民被绑架了，一个是孤身六旬老人，一个是残疾妇女。


据村民描述，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开着三辆车到安平县后庄村一个村民家敲门，因家中没人就又到另一家转悠，恰巧这家也没人在家。他们就在路边等着，眼看天色已晚，还不见人回来，就到村干部家去了，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没人知道。当天晚上，本村的法轮功学员崔西标、王敬台被人绑架了。


两家亲属得知消息后，找到村干部去打听，村干部一会说不知道，一会儿说是镇派出所干的，一会儿说不认识这些人，一会儿又说放心吧没事的，去几天就回来了。在家属的再三追问下，村干部才说出两人是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到衡水一个洗脑班去了。


被绑架的这两位老实村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崔西标，男，六十岁，单身，其父早逝，母亲一人拉扯弟兄几人。长大后弟兄各自成家，只剩下崔西标和母亲相依为命。崔西标从小体弱多病，经常胃疼、胃胀，不能进食，根本没有能力维持俩人的生活，自己的医药费只有靠弟兄和亲属的帮助，给亲属们增添了不少麻烦。但天无绝人之路，一九九七年法轮功洪传到了后庄村，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崔西标也走进了修炼的行列，经过学法炼功，懂得了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道理，身体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还能出去打工挣钱了，母子生活有了转机，亲属们也不再为其那么担心了。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邪党集团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公开迫害，逼人人表态写不炼功保证，崔西标受到很大压力，自己炼功确实受益了，他经过长时间思考，觉得不能昧着良心说谎，就向周围人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的经历。


王敬台，女，四十九岁，从小得小儿麻痹症，经多方医疗也没看好，只好一辈子拄双拐。由于身残、有病，她从小养成了自卑、孤僻的性格，不爱和人接触。长大成家之后，她拖着病体在家照顾两个儿子，丈夫靠卖苦力挣钱，挣的钱还要拿出一部份付昂贵的医药费。后来王敬台修炼了法轮功，身体的病好了，从此不用再看病花钱了，生活开始好转了，她的性格变得开朗，能和邻里之间接触来往了。但是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家人由于害怕，经常阻止她修炼，村干部也经常逼她放弃修炼。可是王敬台始终坚持修炼。


这样的两个贫苦、老实的村民，就因为坚持说真话、就因为他们修炼了法轮大法而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中共政权就要把他们绑架到洗脑班进行“转化”。这样的政权还有理性吗？


事件还没完，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早晨五点多钟，河北省安平县两洼乡派出所张鹏等六警察又闯入前铺村，绑架了六十五岁的法轮功女学员赵小桥。当警察强行推赵小桥老人上车时，其老伴求告说：“我在病中需要她的照顾，别抓走她。”围观村民也劝阻警察不要抓人。但警察毫不理会，把赵小桥绑架到洗脑班。


据悉，洗脑班在衡水五医院往西一个十字路口的大厂房内。◇











1989年初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东德青年克利斯和他的好朋友高定，一起偷偷爬上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是这堵墙下的最后一个遇难者。 


那个开枪射杀克利斯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柏林墙被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一同接受审判的是4个人，都曾经是东德柏林墙的守卫。27岁的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来自上级的命令”。但是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对亨里奇说，“并不是合法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亨里奇被判有罪。西奥多•赛德尔法官指出，这些卫兵虽然只是“处于一条很长的责任链条的最终端”，但是，他认为“当你代表权力机构来杀人时，任何人都无权无视自己的良心”。因为“他们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 


在当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中，很多在司法系统工作的人，比如检察官、法官、甚至基层的公安人员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推波助澜，他们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就是：“我只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根本就没有选择”。 这些人面临着柏林墙卫兵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政府或是上级下达的违背道义的命令。 


其实这些人在和法轮功学员的长期接触当中发现，这个社会物欲横流，可是法轮功学员是这个社会中难得的好人，但是，这些执法人员仍然要违背良心去跟随中共的邪恶政策，去迫害法轮功学员。柏林墙卫兵的下场给了我们明确的启示。


1999年6 月10日，江泽民之流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类似中央文革小组的 “610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迫害。中共的“610办公室”比起柏林墙卫兵的上级还要阴险得多。610 办公室在对下面传达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时，常常是不留文字，而是口头传达。 610办公室知道一旦这些政策落在纸上，那将成为被后人清算的证据。只有口头指示，没有任何文件，就是为了到关键时刻把责任都推给下面，推给具体实施迫害、参与迫害的各级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人员。 


口头指令是不好收集证据的，可是起诉书、判决书上的署名那可是证据确凿。有一些下面具体执行政策的检察官和法官到现在还不清醒，还在被所谓的“上级”利用着大搞冤案，在所谓的起诉书上、判决书上签着自己的名字。其实中国大陆的每一位检察官和法官，都可以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你拿着法轮功案卷去接受上面的指示，上面都给指示吗？有书面指示吗。没有吧！搞法律的都是很重证据的，到那个时候，你说自己是执行上面的命令，证据在哪儿呢？没有。有一个大陆法官的父亲修炼法轮功，马上警察要送他（父亲）去劳教的时候，这位法官找到法院的行政庭长，要求提起不服劳教的行政诉讼，庭长说：“哎呀，什么都能帮，就这个忙帮不了，上面通知不接待、不受理、不立案。”这位法官就问：“不让受理，上面有文件吗？”（回答是）“没有，是市中院行政庭长电话通知的。” 


柏林墙卫兵杀人案的例子，就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那些人的一个前车之鉴。即使柏林墙卫兵手里有上面开枪杀人的正式命令，都没有能够逃脱法律和正义的制裁，而只靠口头指令就去具体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这些人，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中共的统治阶层历来都是找最底层的执行者当替罪羊。比如文革刚刚结束时候，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马上自杀了。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看守员或者是审讯员，内部审讯之后枪毙。军队也是同样的模式，内部清理，把一批军人押到云南秘密处决，告诉家属，因公殉职。这些坚决服从党的政策的人，到头来都是这样的下场。 


在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里，疯狂的毒打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那些人，在法庭上面对法轮功学员和正义律师的无罪辩护，而无动于衷继续签署判决书的那些人，都有机会做出一个选择，是秉承道义良知抵制这场迫害，还是趋炎附势助纣为虐。


在柏林墙卫兵案件当中，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经问过一个担任边境守卫的东德人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守卫）说：“当然公平。”“……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一定得射中呀！”“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 


其实在历史的审判到来之前，每个人都有用良知选择未来的机会。已经有许多良知复苏的警察，选择了事先通知法轮功学员，使他们免遭抓捕；更有一些监狱警察、看守不但选择了善待法轮功学员，而且积极为自己赎罪：比如把行凶作恶者的罪证悄悄记录，作为将来对罪犯审判的证据。同时，不断的有中共体制内的人走出来揭露迫害。


英格•亨里奇的故事虽然是发生在德国的昨天。但类似的审判，会不会发生在中国的明天呢？在这样的审判来到中国之前，如果您有认识的朋友、亲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话，请您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请您告诉他们，还有别的选择。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10年3月22日公开发布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涉嫌犯罪，被追查国际立案的部份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名单。该组织的使命是：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








